
谍战剧《孤舟》讲述了抗战爆发后，宾大建筑

系学成归国的苏州名士之子顾易中，为帮助女友

而参加了协助中共地下党的一场营救行动。行

动失败后，顾易中被日伪栽赃为汉奸叛徒。为自

证清白，顾易中主动潜入日伪特务机关，并最终

成为我党潜伏人员。

该剧播出之前就获得极大关注，一方面是因

为其监制姜伟曾经一手打造了谍战剧的精品之

作《潜伏》，另一方面则因为张颂文在《狂飙》之后

再次出演反派，且汇聚了曾舜晞、陈都灵、王玉雯

等人气演员。如此种种，都拉高了观众对《孤舟》

的期待。

谍战剧之所以作为影视剧的经典类型而经

久不衰，是因其具有强烈的冲突、惊险的情节和

难以掌控的人物命运，这些元素有着极强戏剧张

力，但凡逻辑自洽都不会太难看。遗憾的是《孤

舟》虽然把演员拍得美轮美奂，却在逻辑性和真

实性上千疮百孔，纵有婉约的姑苏城，清丽的评

弹调，怀旧的年代感，都阻挡不了这叶孤舟在降

智之路上越飘越远。

《孤舟》的故事背景设定在1941年的苏州，

主场景是汪伪苏州特工站九十号。这一设定避

开了谍战剧常见的上海、南京等地，为叙事的复

杂性与悬疑感铺设了足够的空间。

开篇的情节设置就节奏紧凑，基本上没有人

物登场的繁文缛节，简单交代了人物关系就让男

一号顾易中参加了地下党的营救行动。行动失败

后顾易中被抓进九十号，在第一集结尾顾易中就

被送往刑场，而背后则酝酿着一个阴谋。随后危

机接踵而至，从刑场死里逃生、跟地下党员撤退到

太湖根据地、被新四军认为是叛徒面临枪决、逃回

苏州跟踪九十号情报处长周知非被抓，又神奇地

被日本少佐近藤捉放曹送回顾家。顾老爷安排秘

密送顾易中出城，顾大少爷却不甘心，跑去抓害自

己背上叛徒之名的特务，最终与周知非火拼，并被

周知非一枪命中胸口。

不过五集，顾易中两进两出九十号魔窟，三

次差点被枪决。紧密的叙事节奏的确让人眼前

一亮，危机事件层出不穷，人物的命运和选择迅

速地发生着转变，让观众应接不暇，也因此忽略

了很多逻辑问题和细节漏洞。这是典型的微短

剧创作逻辑。

微短剧通常以快节奏、强反转、强冲突、情节

密度大的叙事模式迎合观众的审美需求，以“突

转”的手法使剧情发生令人始料未及的、意料之

外的转变，从而造成强烈的戏剧性，表面看似乎

与传统长剧集的创作并不违背，但其底层逻辑却

截然不同。长剧中的“突转”需要建立在逻辑合

理、细节真实的基础上，以一系列动作为铺垫，继

而形成渐进式的剧情反转，营造出“意料之外、情

理之中”的戏剧性效果。尤其是以惊险和悬念吸

引观众的谍战类型，更需要在足够的时间里循序

渐进地完成逻辑严谨的悬念铺设，让悬念经过设

置、延宕、激发、解决等阶段，以达到扣人心弦的

最佳效果，让观众在戏剧性释放的延宕过程中享

受观赏的快感。

微短剧的“突转”手法，则是以“逻辑的预期

违背”为观众带来“瞬间惊颤感”，实际上压缩了

悬念的释放时间，消解了剧作中逻辑的必要性。

《孤舟》中顾易中的“死”，顾父的死，连晋海的死，

老鹰的死等等，都是运用了这样的创作逻辑，利

用送人头瞬间爆发的戏剧性来让观众感到惊讶，

而转移了观众对于合理性的判断，实际上是省略

了“悬念的延宕和激发”的阶段，以突转的方式瞬

间完成悬念的设置与解答。强突转的刺激看似

爽感加倍，实际未能满足观众对悬念的审美需

求，只能以不断持续的戏剧性冲击让观赏者无暇

回味。

影视作品中人物的戏剧性动作通常由外部

动作和心理活动共同完成。微短剧在时长的限

制下通常无暇表现人物细腻的内心活动，而是以

直接的外部动作和内心独白来推进剧情。因此，

在微短剧中人物的行为动作通常会以夸张的方

式呈现出来，用人物动作的夸张吸引观众的注意

力，继而忽略对人物心理逻辑合理性的追问。遵

循这样的创作逻辑，就能够理解《孤舟》为什么为

人物设定了一系列夸张的外部动作，而无视人物

动作的合理性和人物行为的心理依据。

在《孤舟》开篇，我地下党策划营救行动，仅

仅因为看不懂顾易中所画的地图就草率地让其

加入行动，最后全军覆没只有顾易中毫发无损。

且不论这一设计对我党地下工作者形象的折损，

就男一号顾易中而言，这一行为显然过于夸张。

作为国外深造回国的建筑师，在当时的社会背景

下，在生死攸关的营救行动面前，只会画专业地

图而不会画简单示意图，只能证明他是愚蠢的书

呆子；同时在没有经过专业训练的情况下，因为

女朋友参加行动而坚持要求一起参加的行为，进

一步证明了他是一个恋爱脑的愚蠢的书呆子。

一次次闯祸之后，父亲精心设计送他离开苏

州，他却不顾大局任性逃走，并想方设法往特务

头子周知非枪口上撞。此后人物更加一路狂癫，

不可收拾。顾易中男主光环大开，被周知非一枪

命中，只面色惨白地休养月余就大大咧咧地进入

汪伪情报组织，成为其中一员，参加残酷的特工

训练。

出身名家的顾易中仅仅为了自证清白，就不

惜牺牲家族名誉和父亲生命都要进入九十号做

汉奸的行为设定，其浮夸程度不亚于某些微短剧

中主人公为证明自己卫生打扫得干净而把马桶

水一饮而尽的桥段。为完成外部动作而放弃人

物心理逻辑必然会导致剧情失去严谨性。为了

配合莽撞无知的男一号一次次死里逃生，正反几

方人员的接头和情报传递都如过家家般儿戏，特

工联络点毫无隐秘性可言；九十号特工站简直成

了菜市场，私藏夹带毫无压力，完全没有魔窟的

恐怖感和压迫感。

电视剧有人物驱动和情节驱动两种创作逻

辑，人物驱动型故事的驱动力在人物身上，情节

的发展为人物成长和人物命运服务；情节驱动型

故事则是以情节发展推动故事发展，人物的动作

跟随着情节进展而发生。但无论是哪一种创作

逻辑，人物塑造都是不能忽视的重要元素。只有

性格鲜明，动机明确，才可能让观众产生认同和

情感上的关联。

《孤舟》中，无论是主人公顾易中还是其他人

物，都为剧情的发展牺牲了角色设定和命运主

线。剧中正反方所有人物都被作为实现戏剧目

标的工具人，忽视人物之间情感关系的建立和深

化，人物行为难以让观众产生共鸣，同时也丧失

了真正的戏剧性。

顾父顾希形的人物设定在剧中最为出彩，加上

张丰毅的演绎，本可以塑造成一个非常丰满的抗日

人士的形象，却为了突出“突转”效果，省略了人物

行为的铺垫和渐进式的悬念营造，直接送人头；包

括老鹰、姐姐顾慧中、王明忠等我党地下人员，都被

当作工具人，其结局安排是为了突出反转效果，而

非塑造人物，因而结束得相当潦草，英雄形象被弱

化。而在周知非安排下监视顾易中的高虎，却能多

次暗度陈仓而安然无事，不是人物多么重要，只是

因为他的工具人属性没有完成。

男主角的红玫瑰和白玫瑰的行动线更加不

顾人物设定反复横跳。女一号肖若彤，号称肖家

大小姐却从未展现家庭背景，就像一个无业游民

到处晃荡。作为在九十号挂了号的地下党，堂而

皇之出现在各种敏感场所却从未被抓；在太湖根

据地，不顾组织纪律仅凭个人感情私自放了即将

枪决的顾易中，组织上也毫不追究。空降兵张海

沫，作为女二号，更是说来就来说走就走。不需

要心理建设就可以对顾家毫无由来地付出，在任

何不可能的地方出手相助，甚至从并不存在的

“死人堆”里把顾易中背回家。为了硬拗毫无必

要的三角关系，达成让顾易中跟张海沫假扮夫妻

的戏剧任务，而安排张海沫被抓入九十号，不但

毫发未损，还非常无厘头地被日本少佐“送作

堆”。如此一番操作之下，谍战剧冷峻严肃的特

质被淡化，英雄形象被“偶像+神剧”模式解构。

近年来，微短剧等短视频快消品因观赏门槛

低、传播便捷而被消费者广泛接受，同时也以直

接的感官刺激和情绪价值吸引和控制消费者，满

足大众最浅层的娱乐需求。当短视频不可避免

地充斥着大众的视野，占据着大众碎片化的时

间，长剧最终也难逃被碎片化传播的命运。没有

时间追剧的观众通过短视频，几分钟之内就可以

搞明白几十集电视剧的复杂剧情。

谍战剧本应以逻辑严密和惊险智斗的过程

吸引受众，观众在逻辑严密的解密和猜谜的过程

中享受着观赏的快感。一旦逻辑性被打破，谍战

剧的观赏就毫无规则可以遵循，破解的快感也就

荡然无存。但是面对短视频传播，逻辑漏洞和智

商不够都可以由旁白化解，只要演员颜值在线、

服化道精美，再加上强反转的出题和简单直给的

解题，就可以快速地以碎片化的方式在“下沉市

场”传播。

当越来越多的长剧观众被短视频的逻辑所

投喂、所驯化，并失去独立思考和审美判断的能

力，长剧的生产与消费也会进入到审美降级的恶

性循环之中。

（作者为中国艺术研究院影视研究所副研
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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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观影之前，就已知电影《出走的决心》将

聚焦于女性困境这一主题。观影之后，可以明

确的是，影片不仅触及了中国女性在社会、家庭

与自我追求之间复杂而微妙的平衡问题，更具

体挖掘了一代乃至数代“中国式母亲”所面临的

独特且沉重的困境。她们通过无私的奉献，乃

至牺牲个人的青春与梦想，为家庭提供坚实的

支持与依托。但在这股深沉的付出背后，她们往

往承受着难以言喻或自明的心理重负。这种情

感的压抑，如同无形的枷锁，紧紧地束缚着她们的

心灵。在个人发展与履行母职的天平上，她们常

常感到困惑和挣扎，难以获得平衡。因此，与其

说这部电影是聚焦“被困住的女性”，不如说它

更具体描绘了“被困住的母亲”这一群体的生

活状态。

曾经，一句“世界这么大，我想去看看”在网

络上迅速走红，它触动了现代人在面对社会压力

时对自由、探索和个人成长的向往。在快节奏、

高压力的现代生活中，人们渴望摆脱现状，寻找

心灵的慰藉，而这句话恰好反映了这种心理需

求，激励人们勇敢追梦，通过旅行来拓宽视野，探

索生命的意义。在电影中，已年过半百的李红决

定学习驾驶，她也想走出去看看，寻找“生活的另

一种可能”。影片在筹备初期，曾暂定名为《亲爱

的妈妈》，但这一名称引发了网友的质疑和反

对。这可能是因为，“亲爱的妈妈”这一标题过于

温和，未能充分表达影片探讨的核心议题——女

性的自我觉醒与救赎。此外，这样的标题容易让

人误解为聚焦于母爱或家庭伦理的温馨故事，从

而忽视了影片中的性别议题与社会批判。或许

正是因为网友们的激烈反馈，影片最终更名为

《出走的决心》，这一标题更直接、有力，更能传达

影片的核心精神，同时吸引了观众对女性自我探

索与成长议题的关注。

电影构建了多组女性角色的对照关系，不仅

仅深度聚焦于主角李红的生活与内心，更有意地

描绘了李红与她的女儿晓雪、自己的母亲，以及

工友马婕之间复杂而微妙的相互对照。这些女

性角色在彼此的凝视中，不仅试图理解对方的处

境与选择，更通过这种对彼此的观看，逐步反思

并审视自身的角色定位与命运轨迹。而在这场

彼此观看的镜头网络里，观众感受到身为母亲的

女性所面临的普遍困境与挑战，看到了她们在家

庭、社会与个人梦想之间的挣扎与平衡，以及她

们内心深处那股不可忽视、不断涌动的自我觉醒

力量。

李红与母亲之间的对照，就像是一面清晰的

镜子，映照出传统女性角色对家庭那种近乎盲目

的无私奉献与默默承受。李红的母亲几乎完全

丧失了自我追求的意识，当李红试图与她对话

时，她只是一脸茫然，甚至对于童年时期被要求

让渡好东西给弟弟的经历，也习以为常，从未觉

得有何不妥，因为李红母亲认为“从来如此，只能

如此”，性别偏见已成为一种根深蒂固的习惯，她

对自身的困境早已感到麻木。然而，到了李红这

一代，虽然难以抗争，但她已经开始意识到这种

命运不公，并最终选择了出走，这是对个人命运

束缚的一次决绝抗争，也是对她母亲那一代女性

所处困境的洞察与超越。这种母女间的对照，不

仅清晰地勾勒出女性命运在历史长河中的延续

与变迁，更有力地凸显了女性意识在时代洪流中

的逐渐觉醒与坚定追求。

与李红不同，女儿晓雪作为新一代女性的代

表，在目睹了母亲的不幸后，她的内心世界发生

了显著变化。她开始重新评估自己的婚姻观与

人生观，不再机械地遵循传统模式。晓雪坚定地

追随自己的情感，与所爱之人结婚，并迎来了新

生命，自己也成为了母亲。然而，当日常的琐事

和现实的挑战真正降临时，晓雪感到了深刻的矛

盾。她一方面深刻理解并同情母亲李红所经历

的苦难，另一方面，在面对自己的困境时，内心却

希望母亲能作出牺牲，以换取自己生活的暂时平

静。这种复杂而矛盾的情感，反映了新一代女性

在传统价值观与现代生活理念之间的摇摆。尽

管晓雪最终没有像母亲那样选择离开，但电影的

结尾让观众感受到了她内心的挣扎和无奈。晓

雪虽然表面上接受了现实，但那份未解决的问题

所带来的遗憾和无力感，却像重担一样压在她的

心头，让人对她的未来感到忧虑。而李红与工友

马婕的对照，进一步揭示了女性在面对困境时的

多样性和复杂性。马婕，这个看似拥有幸福婚姻

的女性，最终却也被现实生活的无奈所困，不得

不做出妥协。

影片通过对比不同代际女性的生活，生动地

描绘了女性所面临的多重挑战。传统性别角色

的限制迫使母亲一代的女性承担起贤妻良母的

角色，她们为了满足家庭和社会的期望而牺牲个

人追求，从而在很大程度上放弃了追求个人幸福

和自由的机会。同时，女性在家庭责任和个人梦

想之间的冲突常常使她们在决策时感到左右为

难，难以找到合适的平衡。此外，社会支持体系

的不完善进一步加剧了女性的困境，她们在追求

职业发展和个人成长时往往缺乏必要的支持，如

灵活的工作安排和完善的儿童保育服务等。《出

走的决心》这部电影不仅展示了女性角色的内心

世界和她们面对的生活挑战，也让观众深切地感

受到了这些现实问题对女性产生的深远影响。

从这点考虑，它有助激发观众对女性在社会地

位、家庭责任和个人梦想之间寻求平衡的反思。

《出走的决心》通过三代中国女性的故事，描

绘了她们在各种挑战中的坚持与痛苦。她们虽然

立场不同，但都面临着难以摆脱的循环困境。影

片中的“母亲”角色所展现的挣扎，揭示了个人与

家庭层面的冲突，同时反映了社会结构与文化传

统对母亲角色的制约。影片虽不能直接提供解脱

的方案，但它通过展现现实的多方面挑战，特别是

针对“中国式母亲”角色的社会限制，提供了对现

实的观察。影片以富有诗意的叙述方式，为李红

构建了一条虽不完美但充满转变与和解可能的道

路，试图在困境中寻找希望。影片结尾，丈夫大勇

独自坐在阳台上沉思的场景，似乎预示着家庭内

部关系可能出现的变化，同时也给予观众对“被困

住的母亲”现状可能改变的期待。

不过，尽管影片在探讨女性议题方面展现了

一定的深度和广度，但在角色塑造和情节构建上

存在一些不足，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影片的整

体观感。

在角色塑造方面，影片中的“三代母亲”形象

由艾丽娅、咏梅、吴倩三位演员生

动呈现，她们无论角色大小、戏份

多寡，都以细致入微和情感真挚

的表演，成功呈现了三个既彼此

独立又相互关联的女性形象。然

而，影片中的男性角色相对缺乏

深度，更为脸谱化与单一化，他们

似乎仅作为剧情发展的辅助元

素，缺少独立的发展轨迹和鲜明

的个性特征，这导致故事环境显

得单一，缺乏应有的复杂性和丰富性。

特别是父亲大勇的角色转变，从影片前半部

分的温情到后半部分的“暴力”，这种转变过于突

兀，缺乏合理的铺垫和过渡，使得角色的行为动

机不够明确，难以让观众信服。在女性电影中，

我们期待的是通过女性视角深入观察和理解世

界，揭示那些在男性视角下被忽视的真实。这样

的电影应该尝试展现一种长期被压抑的视角，以

独特的方式去理解生命和想象世界。然而，在处

理父亲大勇这一角色时，影片似乎偏离了这一初

衷，反而陷入了某种性别对立，这无疑是一种遗

憾，也削弱了影片的整体效果。

此外，影片在情节构建上略显力不从心，试

图涵盖多个方面却牺牲了情节的紧凑性和张力，

导致整体节奏显得拖沓，难以持续吸引观众的注

意力。

（作者为上海外国语大学广播电视学系主
任、复旦大学与山东省广播电视局联合培养博
士后）

《出走的决心》：那些被困住的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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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视频围攻之下的审美降级

《孤舟》剧照

 ▼《出走的决心》不

仅触及了中国女性在社

会、家庭与自我追求之间

复杂而微妙的平衡问题，

更具体挖掘了一代乃至数

代“中国式母亲”所面临的

独特且沉重的困境。图为

《出走的决心》剧照


